
青城：镰刀锤头锻造的品行
——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李富

青城文脉

一
我是循着那一抹青色，走进这座城的。
大青山横亘在北方的天际线上，像一道

凝固的波涛，终年苍翠。山脚下，城池用青
砖垒起，远望一片沉静的青色。“呼和浩特”
蒙古语——青色的城。

这座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青色的。青是
砖的颜色，是山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也是大
地的颜色。但我要说的，是另一种青色——那
是镰刀与锤头淬炼出的色泽，是烈火焚烧过后
留下的沉静与坚毅。

105年前，南湖的红船升起第一缕光的时
候，这座塞外的青城还沉睡在漫长的暗夜里。
但光终是要来的，它翻过阴山，涉过大漠，穿过
烽火与铁蹄，终于在1925年的春天，落进了巧尔
齐召的西小院。

那一年，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吉雅泰回到了
绥远。他在巧尔齐召的厢房里点亮了一盏灯。
灯很暗，油也很少，但那光却照得很远——那是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党
组织。从那一刻起，青城有了红色的心脏。

镰刀与锤头的品行，就这样在这片青色的
土地里扎下了根。

二
镰刀是什么？
镰刀是弯腰的姿态。它贴着土地生长，亲

吻每一株庄稼的根茎。它懂得农民的脊梁为什
么弯曲，懂得汗珠为什么咸涩，懂得一粒种子从
播下到收获要经过多少场风雨。

锤头是什么？
锤头是站直的姿态。它从炉火中取出，在

铁砧上反复锻打。它懂得工人的手掌为什么粗
糙，懂得火星为什么滚烫，懂得一块生铁要经过
多少次淬炼才能成为有用的钢。

镰刀与锤头交叉在一起，就是一个政党最
初的誓言——为那些弯腰的人挺直腰杆，为那
些流汗的人擦去汗水，为那些在暗夜里摸索的
人点燃一盏灯。

青城接纳了这誓言。
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进绥远。青城的天

空暗了下来。但在大青山深处，有人举起了火
把。杨植霖、高凤英、刘洪雄——这些留在绥远
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团结各族人民，组织
抗日武装。他们用简陋的武器抵御侵略者，以
大山为依托，在归绥武川公路两侧神出鬼没。

很快，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发展成一百多人的抗
日武装。

1938年，毛泽东电令朱德、彭德怀等人：“在
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
要。”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从晋西北出发，越长城，
晓宿夜行；破封锁，且战且进。他们与抗日游击
队会师，从此，绥西、绥中、绥南、绥东的各族人
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
转战阴山七百里，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

游击战争。武川成为大青山根据地的中心地
带。德胜沟、井儿沟、李齐沟、马场梁——每一
道山沟都藏着司令部，每一个村庄都站着哨兵。
各族人民参军参战，“倾碧血书赤子爱母之心，
拥军拥政，守焦土肩匹夫救国之任”。送给养、
传情报、抬担架、护伤员、挖窑洞、做军鞋。军民
一家，共筑血肉长城。

镰刀收割了庄稼，也收割了希望。锤头锻
打了农具，也锻打了意志。青城的青色，在这一
场血与火的洗礼中，淬出了另一种光泽。

那不是青砖的冷色，那是热血冷却后留下
的——沉静、坚毅、不屈服。

三
解放战争的硝烟散去，青城迎来了新生。
苏木沁村西南的红土梁上，立起了一座陵

园。七十二级入园台阶，拾级而上，便通往烈士
纪念碑。碑身高八米，琉璃瓦盖顶，“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镌刻在大理石上。碑后是
烈士安息的陵墓，整齐地排列在草坪绿地上。

那些长眠于此的人，很多都没有留下名字。
他们从青城的街巷中走来，从大青山的沟壑中
走来，从土默特的牧场中走来。他们有的握着
镰刀，有的抡着锤头，有的还只是个学生。但他
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们倒下了，但他们的品行留了下来。
那品行是什么？
是1925年巧尔齐召西小院里那盏彻夜不熄

的油灯。是抗日战争中大青山深处那些藏在岩
缝里的机密文件。是解放战争中那些用担架抬
着伤员翻越山梁的百姓。是新中国成立后，那
些在荒漠上种下第一棵树、在草原上架起第一
根电线杆的人。

镰刀锤头的品行，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教
条。它是磨出来的，淬出来的，打出来的。

就像大青山前坡那些采沙坑——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这里沙坑遍布，厂矿林
立，是呼和浩特有名的沙尘“策源地”。每到春
季，大量尘土被西北风卷入市区。2012年以来，
呼和浩特开始实施大青山前坡生态治理工程。
回填、覆土、平整、植树、种草。昔日的沙坑变成
了绿洲，渣土山变成了山体公园。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就是把废墟变成花园，把荒漠变成绿洲，把

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是镰刀的精神——俯身耕
耘，不问收获。这是锤头的精神——反复锻打，
直到成钢。

四
今天的青城，已经不再是那座只有青砖与

黄土的边塞小城。
它有了绿地，有了公园，有了四通八达的

道路。青城之青，已不再是青砖之青，而是绿
色之青。但在这绿色的深处，依然跳动着红色
的脉搏。

呼和浩特市第六中学的校园里，中共绥
远工作委员会旧址——巧尔齐召，依然静静
坐落。展馆内，珍贵的历史文物、图片资料
以及详尽的文字说明，将那段革命历史重现
于眼前。每年都有无数学生走进这里，触摸
那些发黄的纸张，凝视那些模糊的照片，试
图理解——一百多年前，那群年轻人为什么
要在这里点燃一盏灯？

大青山革命英雄纪念碑下，每年都有人献
上花圈。碑文上写着：“大青山人民英雄伟业千
秋！”风雨八载，同书春秋新篇。那些曾经在这
片土地上战斗过的人，他们的名字也许会被遗
忘，但他们的精神——那种用镰刀锤头锻造出
的品行——已经融入了这座城的血脉。

青城，不再只是一座城。
它是一种品行的名字。
那品行，是乌兰夫等革命先驱在这片土地

上建立党组织时的勇敢。是抗日战争中大青山
游击队员们在深山密林中坚持斗争的坚韧。是
解放战争中各族儿女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忠
诚。是新中国建设中一代代人把荒漠变绿洲的
执着。是新时代里，这座城市向着更远、更亮的
地方奔跑的勇气。

这一切，都是镰刀与锤头锻造出来的。
镰刀教会了这座城俯身向下的谦卑——永

远不要忘记那些最普通的人，那些在田间、在车
间、在街头巷尾默默生活的人。

锤头教会了这座城昂首向前的刚毅——永
远不要在困难面前低头，永远不要停止锻打自
己，永远要做一块有用的钢。

五
夜深了。
我站在大青山脚下，回望这座青色的城。
城里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散落在草

原上的星星。那些光从千家万户的窗户里透出
来，温和而安静。而在更远的地方，在城市的心
脏，有一座看不见的灯塔——那是镰刀与锤头
铸成的光，105年来，从未熄灭。

那些点亮灯火的人，手里握着镰刀与锤头。
他们用镰刀收割黑暗，用锤头砸碎枷锁。

他们用镰刀开辟道路，用锤头夯实根基。他们
把自己锻造成灯芯，点燃，然后燃烧——直到这
座城从青色变成金色，从边塞小城变成塞外明
珠。

镰刀锤头锻造的品行，说到底，就是把自己
交给更伟大的事业。

就像那些长眠在苏木沁烈士陵园里的人；
就像那些在大青山深处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人；
就像那些在荒漠上种树、在工厂里炼钢、在讲台
上教书、在边疆站岗的人。他们本可以只为自
己活着，但他们选择了为更多的人活着。

这就是青城的品行。
这就是镰刀与锤头的品行。

六
风从大青山上吹来，带着松脂与青草的

气息。
我转过身，再次看了一眼这座城。青砖的

城墙已经不见了，但青山的轮廓还在；古老的召
庙已经斑驳了，但红色的记忆还在；那些曾经在
这片土地上战斗过的人已经远去了，但他们锻
造出的品行还在。

那品行，写在每一片新绿的叶子上，写在每
一条宽阔的道路上，写在每一个孩子清澈的眼
睛里。

它是青的——像大青山一样沉静，像青城
一样坚韧，像青色本身一样——不张扬，不炫
耀，只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一站就是105年。

镰刀会钝，需要再磨。锤头会锈，需要再
淬。但镰刀与锤头锻造出的品行，却在一代又
一代人的手中传递、打磨、升华，变得越来越亮。

青城无言。
品行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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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林漫步

长风漫过六合
人间绾起同心之约

——观内蒙古地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有感

●高金鹰

开篇入厅

站在展厅中央，不用翻书

169个老物件，自己就会讲故事

从暗红泥土，到锈绿青铜

每一件，都攥着同一段岁月痕迹

来自远古溯源

夏家店城址，朱开沟烟火

三千年前的风，就吹过了北方

不是谁依附谁，是你挨着我，我挨着你

慢慢凑成了，一个叫“华夏”的家

交融与破界

魏晋风，吹来了新鲜血液

乌桓的马蹄，北魏银钵

游牧那股子草香，农耕燃起炊烟

揉在一起，日子就有了不一样滋味

盛景互通

古邑丰州城，马可波罗足迹

长城内外，不再是两道界限

商人牵着马，旅人背行囊

走一趟，就懂了彼此模样

烟火·相融

明清通贡互市，各族一家日常

“走西口”小时候就总听大人们提起

那人流和步履，早已踩碎了隔阂

你种你的田，我放我的羊

凑在一起，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器物·见证

龙首青铜灶，烧着千年暖火

银钵上花纹，刻着不同故事

骑马俑披着风，陶罐溢出来的时光

每一件都是“我们在一起”的证明

草原辽阔，农耕的精细

在风里缠成一团

脉络归一

从远古的方国，到今天的新城

风沙换了一轮又一轮

人心却始终，往一处聚

往一处走

内核·同风

六合同风，不是喊出来的口号

是红山玉，能和中原器聊到一起

是草原凛冽风，换成柔软

吹进江南巷

是不同的根，扎进了同一片土地

当下·回响

今天站在这里，看玻璃柜里的光

那些老故事，还在悄悄讲

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哪路人家

凑在一起，就是最硬的底气

收尾归心

风还在吹，吹过展厅，吹过心头

吹过千年的路，吹到今天的家

六合同风，说简单也简单

就是

你在，我在，大家都在，就是一家

灯下漫笔

如果有人对你说：一个中学生，写了一首诗，
惊动了我国的文坛巨擘，受到了文学界前辈的热
情赞誉，而且，其诗作还被选入了全国各种文学
读本，成为千万中小学生喜爱的文学读物。你会
相信吗？

然而，这却是事实，而且其人就是内蒙古呼
和浩特第一中学1953年入学的张志良。如今提
到张志良这个名字，已是史海钩沉、鲜为人知了。
然而，当年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千万中小学
生心目中的偶像。

张志良考入呼和浩特市一中后的次年，便在
全国十分热销的杂志《中学生》上发表了诗歌《沙
漠里奇怪的事情》。很快便在全国文坛产生了强
烈的反响。普遍认为诗人艺术构思十分的新颖
与巧妙，特别是对海市蜃楼的形象描述与丰富的
想象，都具有极强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从而
被誉为了“时代的歌手”。

“小时候，我常听爷爷说/在沙漠里/会有高楼/
隐约地出现在前面/可是你一跑进去/那高楼就消
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

诗人以白描的手法，细腻的笔触，将爷爷的
话语娓娓道来。

然而，“今天，爷爷又从哈密回来/他抚摸着我
的头/又讲给我听/沙漠里奇怪的事情/我拉着骆驼
在沙漠里走/啊呀！在前面/又出现了一座高楼/那
高楼不但不消失/反而更加分明。”在诗人笔下，昔
日荒漠中幻影般的海市蜃楼，而今终于变成了可
信的现实。从而热情地讴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奇迹：“过去的幻影/已经变成了真实的
事情”。这是多么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呀。从
而道出了诗歌重大的主题。

作品发表后不久，便在由韦君宜主编的中国
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学习》杂志上，赫然刊出了
我国大诗人冯至教授以“一首好诗”为题的评论
文章。洋洋洒洒，数以千言，对《沙漠里奇怪的事
情》倍加赞扬。指出诗作不仅立意新颖，意境深
远，而且不事雕琢，鲜明地勾勒出了一幅新中国
大规模建设的风俗画图。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难得的佳作好诗，而向全国读者推荐。于是

《沙漠里奇怪的事情》不仅被收入了全国小学生
语文课的课外指定读本及多种选集中。同时，还
以日文、俄文等几种文字在国外广泛发行，从而
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既确立了他深爱
祖国、为祖国高唱赞歌的形象，也奠定了年轻的
诗人在共和国诗坛中的位置。

1956年 11月，内蒙古著名文艺评论家孟和
博彦同志在“内蒙古文学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
谈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诗歌创作的成就
时，只列举了五位诗人，依序是：纳·赛音超克图、

巴·布林贝赫、安谧、毛依罕与张志良。可见当时
张志良在自治区文学界的影响、贡献与地位了。
而且，作为内蒙古文学献礼的精粹：《内蒙古
自治区1947-1957诗歌选集》也选登了《沙漠里奇
怪的事情》，为自治区丰硕的文学宝库留下了可
贵的一笔。

由他创作并发表于《少年文艺》的《诺敏河畔
的故事》更是一篇十分感人的散文。作品朴实清
新，旖旎瑰丽，从一个少年的视角塑造了一位刚
刚中学毕业诺敏河畔的乡邮员的形象。他敬业
爱岗，朴实无华，在汹涌的洪水中头顶邮包，泅渡
过河，以及时送达并确保邮件不被浸湿的情景，
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年轻一代崭新的精神风貌。

我与志良的相识，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
那时的志良虽为少年，却睿智灵秀，不多言语，广
读博记，勤于思考。闻一多的《红烛》、郭沫若的

《天上的市街》、臧克家的《老马》他都背诵如流。
而且他十分谦恭，为人低调，不事张扬。

其实，他创作《沙漠里奇怪的事情》说来也有
过一段时日，但是，当时班内并无人知晓，他也从
未谈及。直到作品发表出来，志良也依然故我，
未声未响。只是后来，大诗人冯至的文章，才打
破了沉寂，才引发了轰动。于是，接踵而来的是
纷纷扬扬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函。有赞扬的、有邀
作朋友的、有聘他作演讲的，还有约稿的，但是志
良的头脑却异常清醒，他更看重的是与大诗人冯
至建立起的书信联系与友情往来。

这期间，冯至曾数次来信邀他进京见面。对
此，他十分兴奋。那一年，尽管是首次进京，却也顺
利地在北京大学找到了冯至的家。而不巧的是，
其时冯至正在中国作家协会集中学习，不便回家。
他与冯至仅仅通过几次电话，冯至在电话中鼓励
了他，热情地欢迎他到家作客，并嘱在其家中多住
几日。但是，他只在冯家吃住了三天，饱览了冯至
的书房，漫游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得到了冯至的
一帧二寸小照及两本诗集，便乘车返回了呼和浩
特。尽管未能与冯至谋面，但他的心里却十分感
激老一辈作家对年轻人的热望与提携。返呼后，
他曾将一首歌颂首都北京的小诗寄给了冯至，冯
至对该诗作了点评后又发了回来。如此，这段可
贵的忘年交往的佳话一直维系了许久。直至多年
以后，他仍保留着冯至、叶圣陶、叶浅予等老作家、
老艺术家一厚叠亲笔的宝贵信札。

以诗交友，以诗明志，这曾是志良的人生信
条。他与我区作家、诗人贾勋、周恩广、刘世远、
尚静波、杜逵的交往之深，也尽人皆知。他们曾
几次一同去广袤的草原采风，感知并欣赏大漠文
化的深邃，还共同参与了许多研讨、漫谈的读书
活动。譬如对我区作家肖平《三月雪》的读后再

交流，大家各自畅谈彼此的心得。尽管所谈均有
侧重而各不相同，却是异曲同工，有着一致的欣
赏亮点。

然而，1958年，在他读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一
些变故。为此，与他素有往来的文友，我区著名
诗人贾漫还曾专门托人捎书给志良，勉励他“风
物长宜放眼量，走出困境向前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迎来了文学创作的春
天。他精神振奋，引吭高歌，厚积而薄发，从平平
常常的生活中发现并捕捉诗意，以不同的署名写
了许多歌颂改革开放以来新人新事的各种短章
诗草。抒发了一个时代的歌者、人民的歌者对祖
国无限的挚爱之情。诗风也变得异常的清新，浪
漫的风格也更加鲜明，且充满了人生的哲理。他
生活低调，却苛求诗歌创作的深度与完美。这一
段应该说是他创作的又一高潮期。在《二泉映
月》中他这样写道：“那是阿炳/激情的眼睛/望得
我磕磕绊绊/倒成了盲人”。短短的四行，浓缩了
诗人聆听阿炳名曲《二泉映月》后的深刻而独特
的感悟。在短诗《艾》中，诗人精巧构思，移花接
木，以“艾”喻“爱”，超凡脱俗，十分出色。“挂在门
楣、窗口/扎在辫梢、手袋/五月/蒲公英般/飞得满
世界的爱”。另一首《盲人按摩》更是写得别出心
裁，“这些长眼睛的手/抚平的/是常人看不见的隐
痛”。《同桌的你》是一首十分清新明丽的小诗。“我
向你借铅笔/你向我借橡皮/写呀/擦呀/多少日子
就这样写下又擦去/写下擦不去的/唯有同桌的
你”。那种情真意切、两小无猜的情谊跃然纸上。

《爬山歌》是一首极为明快的七言绝句的新民歌。
“哥揽羊群白云呦/妹举竹竿打樱桃/樱桃掉进白
云里/溅起山歌漫坡抛”。这是何等的丰富想象？

“樱桃”居然掉进了“白云里”，而且还把“山歌”“溅
起”，使得“漫坡”抛洒。诗人大胆的比拟，浪漫的
诗风，还有那字字珠玑、惜字如金的凝练，让读者
拍案叫绝。一首《陋室铭》可以说是诗人性格的
披露与内心的剖白，既写出了他淡泊的书香生
涯，也展示了他一贯为之热烈的追求与向往：“幽
幽书香/漫溢四壁/只有阳光/只有空气/对生命而
言/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那种对文学挚爱的
专一与痴情，可谓书写得淋漓尽致。

许多人不知道张志良还有用钢笔作画的特
长，那是一种稀有的舶来画种，却是他的另一所
爱。他笔下的风景，栩栩如生，引人遐思，让人爱
不释手。经诗人冯至介绍，他的钢笔画曾受到了
老画家叶浅予的赏识与指点。叶老赞扬了他“短
笛无腔信口吹”的无门无派和独有的画风。鼓励
他知美爱美，陶冶情操，勇于探求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的真善美的意境。一幅“青山抒情”的画作
就是他曾寄给冯至的珍品。只见远山如黛，溪流

弯弯，错落的山谷，疏淡的人家。既有鲜明的异
域风格，又蕴含了浓浓的写意元素，乃典型的中
西合璧。而且，将中国画“留白”的手法还巧妙地
运用于钢笔画中。他总是给赏画人留足了想象
的空间，让人们联想翩翩。

然而，真是世事难料，天不遂人愿啊！就在
2005年 4月 19日这天，下午时分，我突然接到了
志良夫人张香梅的电话。其时她已泣不成声，半
晌，只是抽泣，而后竟然是嚎啕大哭了。我的心
一阵紧缩，深感不妙，但依然劝她道：“莫哭，莫哭，
慢慢讲，慢慢讲。”“志良走了，他走了！”对方不等
我的反应便径自挂断了电话，没有了下文。

良久，我独坐书房，掩面失声，一个极富才
华，且创作正旺，心灵像冰雪一样纯洁的诗人，一
个善良的人，正直的人，有所作为的人，同窗好
友，至爱亲朋，却如此被病魔所逼而匆匆离世了，
怎不让人涕泪伤怀？

就在半个月前，他曾来我家小坐，顺便还带
来了他的几首小诗。我为他泡了他喜欢的龙井，
照例先是彼此不言，沉默了几许。我把茶水为他
斟好，他稍作啜饮，便将身子无力地后仰在沙发
的靠背上，为我读出了他的新作《清唱》。

我赞赏了诗的立意，尤其是那种浪漫与写
实，融容相依，两者兼有的一种全新诗风的探索，
是那样的鲜明。然而，这“清唱”又表达了诗人的
什么心迹？是对病魔的抗争，还是对人生的赞
美，隐隐地一种无可名状之感从我心头掠过。不
想，只隔了几日，便预感成真了。那“清唱”难道
真成了诗人的绝唱了吗？呜呼！

其实，志良患病已然多年，与病魔也抗争了
多年。尽管也曾问医求药，多方诊治，却总是时
轻时重，时好时坏，终不得痊愈，但他的心态一直
是昂扬向上的，不曾低落，对诗歌的创作犹有更
高的追求。已酝酿了多日，歌颂大青山抗日游击
队的《青山组诗》也已开了头，已写了“序诗”百余
行，这也是大家都知晓的。然而，却谁也没有料
到，他终未能跳出窠臼，没有摆脱最后的归宿。
他舍弃了钟爱的诗歌，众多的友人，终结了他充
满诗情的人生。令人感慨，不胜唏嘘。

我曾想，也许那边也有蓝天，也有绿地，也有
沙漠，也有驼队，也有他向往的海市蜃楼。若此，
但愿那驼铃的叮咚之声能伴他走过如许的空蒙、
漫长之路。

诗人年少成名，一生坎坷崎岖，却一直顽强
地坚持文学创作，在创作中享受着无尽的激情与
欢乐，以诗言情，以诗明志，为时代鼓噪，为祖国
高歌，短笛唱响，实至名归。从而，成为自治区文
坛、诗苑一位不可被忘却的诗人。

可钦矣！可赞矣！

短笛唱佳音   再吟故乡情
——忆诗人张志良

●郝雄宇

红船破晓启新航，

百载峥嵘岁月长；

旌旗漫卷展新篇，

锤镰交响铸辉煌。

踏平坎坷成大道，

跨越艰险赴康庄；

江山如画梦成真，

举世钦羡中国强。

“七一”颂歌
●戴武光


